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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●前言 

 

一、研究動機 

 

研究者三人都是土生土長的花蓮子弟，生活在花蓮這原住民人口高達四分之一

的地區，除了有許多原住民學校，身邊也有原住民同學、原住民機構或活動等，這

樣的環境給予了我們許多接觸原住民文化的機會。某次國文課程中，我們閱讀了一

本原住民短篇小說集《悲情的山林》，書中包括原住民引以為傲的獵人文化、漢人

與原住民對彼此的觀感、文化的入侵與與消逝等議題。使我們想要透過原住民文學，

去了解更多原住民的傳統文化、心理與社會相關知識。 

 

在縮小研究主題的過程中，我們回想起在國小五年級的國語課本中，也有一篇

節錄自《山豬、飛鼠、撒可努》的課文〈飛鼠大學〉，從作者與其獵人父親的對話

中呈現了各種睿智的生命哲學，因而引發了我們探討「獵人哲學」這個主題的興趣，

並且將研究對象拓展至不同的族群與作品，後來比較了許多知名的原住民作家後，

選定了拓拔斯˙塔瑪匹瑪〈最後的獵人〉，以及瓦歷斯˙諾幹《番人之眼》與亞榮

隆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》三部作品進行探討。 

 

二、研究目的 

 

(一)探討成為原住民獵人的身心條件 

(二)探討原住民獵人與自然的關係 

(三)探討原住民獵人彼此間的互動 

(四)探討原住民獵人在部落中的身分與地位 

(五)探討獵人傳統與現代文明的衝突 

 

三、研究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定研究主題： 

閱讀各種文學的作品並

決定研究主題 

擬定研究目的： 

決定要探討的大綱 

蒐集資料： 

蒐集關於原住民文學的

作品 

歸納與分析文本： 

將各作品歸納、整理及

分析 

結論： 

歸納各章節，總結全文

內容 

製作簡報： 

將報告書內容製作成簡

報並練習發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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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(一)研究流程圖 

貳●正文 

 

一、名詞解釋 

 

(一)原住民文學 

 

原住民學生主要指台灣原住民作家所寫作之文學作品，其作品中主要敘述原

住民與海洋與山林的共生共存，並透過文字傳遞出對自然的尊敬、感恩、愛惜與

情感，及原住民傳統狩獵文化面臨沒落的隱憂。 

 

民國七十年間，臺灣社會面臨關鍵性轉變，在政治、文化、社會等面向，莫

紛紛以「本土化」作為強烈改革訴求，原住民也於此波熱潮中，開始凝聚出屬於

原住民自己的族群意識。除了原住民運動之外，以抗議為主題的原住民文學也漸

漸的萌芽。在文字媒體上，原住民文學作品慢慢地取得發聲的位置，其中極具代

表性的有莫那能《美麗的稻穗》、拓拔斯˙塔瑪匹瑪《情人與妓女》和《最後的

獵人》等作品。吳錦發先生於西元 1987 年與 1989 年間編輯了《台灣山地小說選》

以及《台灣山地散文選》兩本選集，並且同時收入漢人與原住民描寫與山地相關

的作品，也提出了「山地文學」來界定此一特出的文類。而到了西元 1989 年 7

月 21 日則調整為目前通用的「原住民文學」一詞。 

 

原住民文學發展至今，作家於詩、散文、小說等領域皆出現了許多優秀作品。

其中以散文與小說的產量最豐，原住民作家則充分展現他們「說故事」的能力，

巧妙的融入兩種不同文類中，創造出別於漢文化的記敘書寫模式。比較值得一提

的是，在原住民文學作品中，小說與散文兩種文類經常是難以區分的。而目前重

要的原住民文學作家大致有以下幾位：詩人包括莫那能、溫奇、瓦歷斯˙諾幹等

人；散文則有部分孫大川、夏曼˙藍波安、田雅各、瓦歷斯˙諾幹、利格拉勒˙

阿烏、亞榮隆˙撒可努等人；小說則有霍斯陸曼˙曼曼、田雅各、田敏忠等人。

本次研究文學作品之作者瓦歷斯˙諾幹、拓拔斯˙塔瑪匹瑪、亞隆榮˙撒可努三

人，皆為當代活躍而頗具知名度的臺灣原住民文學作家。 

 

(二)狩獵文化 

 

狩獵是傳統以山林為家的原住民的一種生活方式，也是自我表現、爭取社會

認同的方式，更是一種文化、祭典行為。而「狩獵文化」則指原住民獵人因狩獵

行為所產生的許多特殊禮俗，包含習慣、儀式、規範、禁忌與傳說故事，以及狩

獵應有的態度、倫理等。狩獵文化除了是遵循祖先們自古流傳的習俗，目的也在

於維持生態的平衡與對大自然的保護。例如排灣族、泰雅族、阿美族、鄒族等原

住民，在狩獵前會向祖先祈福，希望能獵到「酒醉的動物」、「受傷的動物」及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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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的動物」，將這些要淘汰的動物賜給他們。每位身為獵人的族人都必須遵守相

關習俗，不僅使文化能代代流傳，也讓自然生態得以永續經營。 

 

以花蓮本地的太魯閣族為例，這個族群是臺灣原住民中最熱衷於狩獵活動的

族群之一，不論是在其傳統文化或生活習慣上，皆與傳統上的狩獵文化息息相關，

許多傳統中的戒律與禁忌，也多從狩獵習俗中衍生。男人的人格是被選為獵人的

先決條件，凡是品德不良或違背社會善良習俗者，皆不能進入獵場。而符合人格

條件的男人從小就必須要接受年長獵人的狩獵訓練和教育。在成年之前，若不熟

悉狩獵的相關技術和各項禁忌規則，就不能取得獵人的資格。失去了資格，就不

能進出獵場，甚至可能終身都得遭到族人的輕視與嘲笑。上了獵場，禁止唱歌，

禁止消極、畏懼或誇大的言論，也禁止任意砍伐樹木或叢草，其中特別忌諱任意

燒山或開槍驚擾動物的行為。 

 

這樣的習俗與文化，也泛見於其他臺灣原住民獵人生活當中。秉持著與大自

然共存的觀念，優秀的獵人除了有精湛的打獵技巧，也有著擁有一顆幫助人的心，

以及嚴格遵守禁忌與規則的心態，並尊敬大自然給的所有暗示。他們對於每樣存

在於自然間的事物，皆給予高度的尊重，更不會為了自己的生存或便利而刻意侵

擾動物原本的棲息地。這不但是身為獵人的驕傲，也是一種對自身文化與信念的

認同。 

 

二、研究內容 

 

 (一)成為原住民獵人的身心條件 

 

1.原住民獵人的生理條件 

 

身為一位原住民獵人，在身心條件上本來就與一般人有些不同，生理方面

理當強壯而健康。雖然身體強壯，但他們的感官絲毫不受健壯的身體影響，必

須機靈且具有敏銳的觀察力，才能時刻留意周遭一切微小的動靜，盡量的使自

己不發出太大的聲響，並且做好隨時行動的準備。 

 

「精壯的小腿肚就成為布農族與小結緣的結果，小腿肚再上去一點點的腹

肌，平常是用一條麻繩綁住……」(瓦歷斯˙諾幹《番人之眼》) 

 

「感覺會特別靈敏，其他的感官也會更加敏銳。……，隨著適應而改變。」

(亞榮隆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
 

在獵人學校中，「敏銳的感覺」是一門重要的獵人養成課程之一。若是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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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了敏銳的聽覺、視覺、嗅覺、觸覺、及味覺，對一個獵人來說，要補獵到大

自然中的動物，可是難上加難。動物生活在山林當中，有牠們保護自己的生存

習性，所以感官上的觀察能力對獵人來說是很重要的，因為影響放置陷阱的正

確地點外，更重要是維護生態倫理。獵人在山林中學習到使用各種感覺器官，

來判斷獵物的生活狀態，捕捉自然所賦予的獵物；所以並不是如功利社會使用

現代化的技術來增加生產量，而是利用敏銳的感覺完成獵人被賦予的任務。 

 

2.原住民獵人的心理素質 

 

原住民獵人們通常擁有強大的自尊心，十分在意自己捕到的獵物量，並會

與其他獵人比較。他們必須冷靜沉著，面對獵物時才能做出正確的反應，而不

會亂了陣腳。遵守獵場規則是獵人們的共識，內心應要有一把尺，否則將會因

侵犯到他人的獵場而導致彼此間產生爭執或過度的冒犯動物。他們對自然也有

一顆顧忌的心，有著生態平衡與保育的觀念，懂得尊重大自然。 

 

「忌諱被人知道自己沒補到獵物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(田雅各〈最後的獵

人〉) 

 

「如果獵人沒感恩和謙虛的心，在獵場裡任意的挑戰禁忌顛覆傳統，祖先、

自然和土地給你的，將是永遠的絕望和一直一直的等待。」(亞榮隆˙撒可努

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
 

在獵人的觀念裡，對自然的尊重就是生存，就是延續族群生命法則，自然

必須以人性去對待，只有當我們尊重自然萬物，我們才能真正貼近自然，了解

萬物間的習性。父親告訴撒可努，打獵是一件嚴肅的事情，非隨便想到就可從

事的活動，只有當獵人把自己當作整個獵場、整個大自然其中的一份子，尊重

大自然中的一切的生物，體會到人和自然之間無差別的關係，才是真正學會尊

重大自然的時候。學會和自然萬物的平等關係，是成為獵人的重要第一步，也

才能對達到自然萬物適當的索取。 

 

(二)原住民獵人與自然的關係 

 

1.敬畏自然的未知力量 

 

狩獵活動一直是原住民心中神聖的行為，族人在過程必須謹慎進行並嚴守

禁忌，若不慎觸犯，狩獵活動則可能立即停止。而原住民獵人們在出獵前往往

也會經夢境中的徵兆進行夢卜，或透過鳥類的鳴叫、飛行進行鳥占來決定吉凶，

並經祈福儀式後再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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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那晚我夢見家裡有喜事，族人大吃大喝，吃城市那種放在漂亮瓷碗的菜，

喝城市的酒，那真是個好夢，我以為可以抓幾隻山鹿回家。」(田雅各〈最後

的獵人〉) 

 

「來森林前你做些什麼夢，有沒有什麼『巴哈玉』，我來解說使你難堪的

打獵。」(田雅各〈最後的獵人〉) 

 

「AKeMameoi 是司掌狩獵之神，……，因獵人不虔而降下災禍。……因為

鄒族的狩獵文化讓這片山林以及他的族群，綿延的保存下來。」(瓦歷斯˙諾

幹《番人之眼》) 

 

「每當族人族人行事前，必須做「夢占」用以判定行事之可為與否，「鳥

占」用以卜吉凶，過度的非份之想，都會受到祖靈的責罰。(瓦歷斯˙諾幹《番

人之眼》) 

 

原住民生活食用之食物取之於大地，因此在族人觀念裡，生命得以延續的

山林是為聖山，更是祖靈的棲息之地。狩獵文化當中許多的傳統禁忌，限制族

人過度取用，族人常把祖先經過累積的智慧經驗，以禁忌的方式告誡後代，形

成族人必須遵守而不能逾矩的法則。因此狩獵不再只是經濟行為，而有社會、

宗教、文化的意義。因而對原住民獵人而言，禁忌成為在狩獵時的行為規範和

操守，所以，狩獵禁忌除了達到左右族人的意識行為之外，也是淨化狩獵者內

心、收斂行為的功能。獵人、獵場、獵物的禁忌很多，但禁忌的真實就如對自

然信仰的真實一樣，如果禁忌存在，就能保留或延力量；所以，禁忌也是一種

信念，如果被打破、不被遵守，便會招來毀滅、侵蝕和外力擾亂的破壞。所以

沒有了禁忌，獵人也就失去規範和源自自然法律的約束。自然需要恢復的時間

和空間，獵人的禁忌卻是修復自然、還原自然的信念和元素。 

 

2.感恩自然的賜予 

 

原住民獵人們心中一直都秉持著一種感恩大自然的理念，誠心誠意的對待

它，並懂得互相的道理，甚至將感恩自然列為獵人們必要的想法。他們認為自

身的智慧和榮耀等皆是自然與土地所賜予，因此十分的敬畏、愛惜與尊重大自

然。 

 

「兒子，能當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獵人要有對大自然、大地的感恩和賜

福，這才是獵人的修養和哲學。」(亞榮隆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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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獵人都必須要心存感恩。因為那是土地和自然給的恩典。」(亞榮隆˙

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
 

「我的智慧來自於自然和土地，因為我懂得相對和互相的道理；而我的榮

耀，是對自然和土地尊重所換來的；然而我的誠意，擁有了自然和土地的接納

權。」(亞榮隆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
 

狩獵，是一種因應土地而生所產生的生活方式，加上社會式的居住方式，

逐漸演變成「狩獵文化」，在這樣文化下的原住民來說，山林大地就是他們的

母親，獵人視獵物為祖先的恩賜，所呈現的是人與自然萬物、山林之中超自然

之間的互動，一個真正的獵人應是受到自然的淬煉和狩獵文化的薰陶成為民族

生態人。 

 

如《走風的人》一書所提及，當撒可努和父親捕獵到山羊時，父親教導他，

當獵人的對自然的一切都用儀式來表達，包括在獵場中捕獵到獵物時，對獵物

說出的禱詞，是獵人對牠的感謝，更有義務帶領牠得靈魂回到大地之中，那是

獵人能與自然和祖靈溝通的方法及過程。所以儀式對原住民來說是很重要的事，

而從儀式中可看出原住民對萬物自然謙卑的態度。 

 

3.與自然共存永續的行為 

 

原住民認為自然與人類是平等的，在特定季節內獵人可以放心的打獵，而

一旦過了這段期間，到了動物繁殖期的一切狩獵活動，他們將會完全的終止。

這個保育概念不僅可以保有原住民狩獵的傳統文化，也使之得以維持生態的平

衡。 

 

「祖靈的眼睛遍布每一座山林，貪得與殺戮是會影響山林生命的周期，也

就是說，山林生命的衰弱，所影響的是每個部族的生命。」(瓦歷斯˙諾幹《番

人之眼》) 

 

「我們是大地的一部份；大地是我們的一部分。花香是我們的姊妹；麋鹿、

馬、鷹隼是我們的兄弟。流河裡的波瀾、野草的花汗、駒子的汗水，都和人的

汗珠是一樣的。」(瓦歷斯˙諾幹《番人之眼》) 

 

「獵物的存在就是他們生態平衡的觀念，而當獵人也是一樣，我們只拿我

們該拿的。」(亞榮隆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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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獵人是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森林中趕盡殺絕的，世代相傳的觀點

認為，人類是自然的一部份，也正因為如此，與土地所發展出來的關係是去適

應環境並和環境取得平衡，是可以永續且良性的使用資源。最佳的環境保護者

是生活在當塊土地，並且土地與其生計息息相關的人，而其中和山林環境及自

然資源狀為最息息相關的，應該是主要以部落山林資源為生的獵人，而狩獵文

化不僅牽涉到自然資源的分布，及使用的習俗與慣例，更包含了自然生態的管

理及維持。 

 

(三)原住民獵人彼此間的互動 

 

原住民獵人們不僅會在打獵的同時顧慮到其他獵人夥伴，有時也會彼此互相

較勁、切磋打獵能力，還會觀察與欣賞對方，加以學習、效法並增進彼此間的情

誼。狩獵不但是個人能力的水準展現，也是部落成員集體的共同行動，必須相互

幫助、彼此分工，強調整體團隊的團結與合作。當成功獵捕到獵物回到部落，獵

人不會獨自一人享用，而是按部落的禮節進行分配，與族人共同分享。 

 

「我意外的反而是 Yava 極其地尊重 Vu-Yung。」(瓦歷斯˙諾幹《番人之眼》) 

 

    「我所謂的下一次，不是只有我們的下一次，還包括其他的獵人，留下堆好

的乾材，讓其他的獵人也能共用……」(亞隆榮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

親》) 

 

「我們只是沒有相同的語言溝通而已，我們會欣賞和觀察對方的行為模式，

就是了解對方最好的方法。」(亞隆榮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
 

一般而言，部落裡的獵人大多都會組成獵團一起出去打獵，而個人打到的獵

物也要分配給獵團的其他成員。獵團之社會組織將狩獵行為置於團體規範下，同

時達到資源共享的分配功能。 

 

在狩獵結束，回到部落之後，亦是由祭司舉辦獵獲祭，以表示對大自然的敬

意與感謝。而獵到的獵物，除了前述獵團的人要分享之外，獵團成員也各自分給

部落成員及朋友，充分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。 

 

(四)原住民獵人在部落中的身分與地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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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獵人們十分注重自己在部落中的身分與地位，他們也常因自己所擁有

的稱號、頭銜等而備受尊敬，然而在取得這些稱號前，往往是需要經過許多考驗

與試煉的。部落中年長的獵人同時扮演著引領新手獵人的角色，帶著他們認識、

探索及熟悉與自己親密無間的大自然，並將祖先的獵人智慧再流傳給這些下一代

的新手們。 

 

「二兒子在幾年前就獲得了狩獵的名字，這個獵人的名字使他在山林裡有了

尊嚴。」(瓦歷斯˙諾幹《番人之眼》) 

 

「獵人不是只有用本來的智慧和聰明去獵取獵物，有時候他們是讓我們了解

大自然重要的轉接手。」(亞隆榮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
 

成為獵人不僅是個人榮譽與部落中的重要地位象徵，獵人們更被賦予擔當人

與自然之間的橋梁。他們透過經驗及智慧與自然溝通，並在技藝的傳承中，引領

族人們以了解、尊重的態度與自然共生。 

 

(五)獵人傳統與現代文明的衝突 

 

不斷發展的現代文明無可避免的影響著原住民族群，族人甚至被迫接受並遵

循異己的所謂「文明」。許多獵人們的傳統狩獵文化因此遭受被禁止而逐漸沒落、

失傳的危機，長期秉持著的狩獵原則亦不再受到尊重與允許，取而代之的是被視

為罪惡與不諒解。持續進步卻不一定正確的現代文明與被迫卻不願接納文明的獵

人們，兩者間的不相容，致使最後得到的僅剩無盡的衝突。 

 

    「文明對我們族人而言，它應該是謹守本分地享用大自然給予的一切。你們

的文明世界，只讓我的族人學習更多的技倆，那關於如何奪取別人的利益，乃至

於如何奪取大地利益的技倆。......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學你們的文明呢? 」(瓦歷斯

˙諾幹《番人之眼》) 

 

    「在這裡我非常贊同父親所說的話，山豬的文明和科技是我們永遠追不上、

感受不到的。這裡是他們的土地，是他們所熟悉與了解的場所。」(亞榮隆˙撒

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
 

  「人類的文明永遠不等於山豬們的文明，山豬的文明是大自然給的能力，而

人類的文明卻只是為了發展、控制、取代而產生的文明，那是不一樣的。」 (亞

榮隆˙撒可努《走風的人-我的獵人父親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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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現代文明觀點，許多原住民狩獵習俗都不被認同，更遭視為「野蠻」的象

徵。族人們「感恩自然」的理念，卻在時代的演進下一點一滴被推翻，人們對於

自然利益的奪取早已遠遠多過珍惜與愛護。如何在迅速發展的文明與獵人文化間

取得適當的平衡點，已成為人們當今不可漠視的重要課題。 

參●結論 

 

在科技進步的時代下，自然資源大量耗竭，生態資源遭受人類恣意破壞，人們應

要感恩並珍惜現今所擁有的自然資源，秉持著與原住民獵人們相同的理念，於日常生

活中實踐生態保育，達成生態平衡的目標。然而現今社會中往往對於原住民狩獵有很

深的誤解，甚至污名化，他們認為狩獵活動是殺害動物、不文明的行為等。 

 

其實，狩獵文化就是原住民長久發展下來的一套與生活、身分息息相關的規範，

這種文化除了代表個人的身體強健、機靈、敏銳等優秀特質，也是一種極強大的自尊

展現，更維繫了人際之間彼此切磋、較勁、欣賞與觀察等情誼。而世代之間藉由引領、

指導與祈福、禁忌等方式傳承的先人智慧，以及部落之內依禮節共享獵物與榮耀的行

為，都展現了原住民自然也尊重族人、對自然充滿感恩又以自身文化自豪的傳統。我

們不贊成完全禁止他們的狩獵活動，包容多元的族群文化也是現今人們需要學習的一

大課題。 

 

感謝這次的研究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原住民文學及其獨有的狩獵文化，懂得珍惜、

包容與尊重等精神。同時，我們也期待原住民狩獵文化能夠永續的流傳，透過更多原

住民文學作品呈現給世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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